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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很高兴您能来。

    您会如何定义民族认同？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，我们该如何保护它？或者说，当人们察觉到这种变化时，应该如何应对？

    我认为，人类面临着许多挑战，例如贫困、健康、金钱、人际关系等等。但身份认同，就像是触及人类苦难与痛苦核心的东西，可能是其中最有力量的一种——我不太确定该怎么形容它。我觉得我们的领导者、学生和老师都真的需要了解这一点。我们不能只把多元文化主义描绘成一幅非常美好的图景，说什么我们都是一家人、彼此包容。这固然理想，但人性要复杂得多。我说的不是佛教意义上的绝对本性，而是说我们人类非常复杂。其中一个根本问题是：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各种观念，例如善恶的判断，而我们往往会紧紧抓住这些观念不放。文化、国籍、宗教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

    我来自亚洲，就举一个例子。我认为美国或欧洲这样的西方国家必须非常谦逊，这真的很重要。也许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，但无论是无意还是有意，他们最终都会把某种身份认同强加给所有人，就像塞进所有人嘴里一样。当你身处贫穷的国家、身处困境时，表面上你别无选择，只能默默接受。但你毕竟是一个人，在内心深处，身份认同非常重要。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，尤其是对大国领导人而言——我指的不只是政治家，也包括商业领袖，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人。保持这种意识，我认为非常重要。

    佛教谈到无我，至少这是我所理解的。无我可以定义吗？能详细解释一下吗？如果有更多的人实践无我，会对身份认同产生什么正面影响？

   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佛教，是某种精神道路。我们的目标不同，不只是维护一个和谐和平的世界，我们谈论的远不止于此——我们谈论的是领悟真理，也许是在个人层面，也许是在世界层面。基于此，当我们谈论无我时，对无我的理解，实际上是将自己从「我」的错觉中解脱出来。这就是精神修行的目标。但作为额外的收获，我认为，当你真正意识到自己过度自恋、过度自负时，它会突然让你开始质疑自己的贪婪。也许「贪婪」这个词用得有点讽刺，但突然之间，你可能会开始拥有更明智的贪婪，更聪明的贪婪。

   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非常奇怪。我今天早上还在说，在我小时候，我们总是期待着橘子成熟，要等两个月才能吃到。而现在，芒果也好，各种水果也好，你甚至不需要等待，一年四季都能随时享用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说明我们的思维模式已经变得相当盲目，而这最终不仅会影响你自己，也必然会影响到你的子孙后代。

    所以，如果你走的是佛教这样的精神道路，那么完全理解无我，就是认识到「我」是一种幻觉。但即使只是从人类层面来谈论无我，它也非常有帮助——它能帮助我们理解，那些曾经看似必要的种种索求，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造成极大的破坏，比如疾病、失序，以及某种深层的悲伤。

    根据佛教的说法，悲伤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积极的因素。在您的一些讲座中，您提到了为什么以及如何产生这些感受，以及我们是否试图用Facebook、Instagram等社群媒体来掩盖这种孤独感和失落感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可以如何将其转化为积极的力量？

    你知道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如果你从某个角度来观察，我们其实是孤独的。这就是我们需要理解的真相。比如说，我们面前有一朵花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什么？即使我们都认为看到的是同一朵花，但我所看到的是完整的维度、完整的画面，而你却看不到。所以我们是孤独的。你和我看待事物的方式各不相同，但我们却想否认这一点，我们想告诉自己：不，我们是在分享，我们是相互理解的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希望别人看到我们所看到的，所以我们强迫别人去理解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，喜欢我们所喜欢的。所有的一切，包括宗教，都是如此。宗教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：信教的人会告诉别人，你的宗教是错的，我的宗教才是唯一正确的，等等等等。

    但从根本上说，身为人类，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，我们可以说是孤独的。当我们死去时，我们也是孤独的。我们可以假装我们与家人、朋友、邻居共同生活，但你所看到的那片天空，是别人看不见的。与其否认，与其逃避，不如接受。如果你能真正学会嘲笑这种孤独——当然，孤独一开始会让你感到非常无聊，它确实很无聊——但如果你能学会爱上这种孤独，那么我认为，你会因此更加懂得欣赏他人的视角。我们常说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，但我认为这还不够。我们希望别人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，但我们自己却从未真正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。我认为这种体验对年轻人非常有益。

    您在印度做什么？人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教——是出于学术研究还是个人原因？佛教能为繁忙的学生提供出路吗？商学院的学生能从中得到什么？

    与许多人的想法相反，很多人对佛教有一种狭隘的理解，认为佛教就是吠陀经、静坐冥想、正念、素食主义、非暴力等等。这些固然都很好，但我认为佛教远不止于此。还有很多人认为佛教与乐趣无关，而这恰恰是我想说的：事实上，佛教的根本就在于乐趣。你会一步一步地学习如何享受乐趣，学习如何精进，从而真正享受乐趣。

    （掌声）

    因为，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内心、无法控制自己的内心、无法驯服自己的内心时，我们就会失去享受乐趣的能力。而这正是我认为佛教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，尤其对年轻一代而言。我刚才也在和商界人士谈论这件事，这其实与印度的智慧密切相关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你必须享受乐趣——要想享受乐趣，你需要钱；但要真正享受乐趣，你需要的不仅仅是钱，你还需要自律。我认为商学院会教你如何赚钱、如何拥有财富、如何自律等等。但商学院不教的，恰恰是佛教的核心。佛教有一个经典术语叫做「摩耶」（Maya），意思是幻觉。我认为商界真的需要了解这一点，因为当你缺乏这种智慧时，你就会执著于某种幻觉，认为事情会按照你的计划和预期发展，而这往往会导致失望。

    我曾经说过，不要依赖老师。考虑到如今有这么多的老师，而且他们都在讲述古代的真理，那么今天依赖老师真的是明智的吗？他们是否反而在摧毁古代的智慧？以印度瑜伽为例。

    你说得对，我们应该明智地依赖教义本身，而不是依赖老师。教义是无形的，你无法用照片来描述它，它没有颜色，没有形状，你无法抓住它，它不是有形之物。而老师是有形的，有整体的外在形象，各种各样的表现，还有教育背景等等。所以，老师的形象非常吸引人，就像镜头一样，很容易把人的目光吸引过去。我认为人类的弱点在于与人之间的关系——受到另一个人的启发，也因此对另一个人感到失望。这些总是困扰着我们，侵入我们的生活。但我认为，「不依赖人，而是依赖教义」这种智慧，需要被不断推广，就像一种保障，一种安全措施。我认为这非常重要。

    在您看来，佛教中最重要却在今天最少被应用的是什么？

    那就是对智慧与不二性的追求。就像许多其他灵修传统一样，我认为佛教的本质是智慧，而智慧总是容易被遗忘，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，智慧并不那么吸引人，它总是枯燥乏味。人类的情感总是想要快速解决问题，总是想要某种止痛药，或者某种可以依赖的东西。就像那句名言说的：如果有人用手指指着月亮，你不该去看手指，应该去看月亮。但去看手指的诱惑非常大，因为手指就在月亮旁边。

    所以，要回答你的问题，我认为这很难，但佛陀的教义中最少被运用的，不是智慧本身，而是通达智慧的方法。没有智慧，方法最终会变成教条。当我说「方法」时，我指的是冥想、端坐之类的修行——如果没有智慧，我们就只是在进行仪式，仅此而已。就像我昨天说的：谁坐得最直，谁就是赢家；谁坐得最久，谁就成了大师，等等等等。但这并不是重点。我不想再占用你们太多时间，你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不多，但我认为能理解的人，是能够理解的。

    最后，您有什么话想对塞尔维亚人说吗？

    我一到贝尔格莱德，就立刻感受到了一种真诚，没有丝毫的伪装，没有虚假。哇，这是金钱买不到的，但却很容易失去。如果你了解塞尔维亚人，他们就不会失去那种真诚的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那种真诚的氛围。他们非常有自信，无论你或你的国家经历什么，都可以在这种真诚中建立自信。我认为这种真诚真的非常重要。谢谢。

  